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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二
十
多
年
前
客
居
波
士
頓
，
跟
詩
友
書
來
信
往
，
說
到
周
夢

蝶
，
曾
在
信
中
對
詩
友
說
：
﹁
周
氏
有
不
少
詩
作
乃
借
屍
還
魂

—
—

借
李
商
隱
律
詩
的
屍
，
還
他
自
己
現
代
詩
的
魂⋯

⋯

﹂
據

說
每
一
本
︽
還
魂
草
︾
都
貼
有
李
義
山
的
︽
襪
︾
：
﹁
常
︵
嘗
︶

聞
宓
妃
襪
，
渡
水
不
︵
欲
︶
生
塵
；
好
借
嫦
娥
著
，
清
秋
踏
月
輪
。
﹂

或
可
誤
讀
到
底
，
原
句
﹁
渡
水
欲
生
塵
﹂
是
﹁
月
中
閒
杵
臼
，
桂
子

搗
成
塵
﹂，
而
誤
句
﹁
渡
水
不
生
塵
﹂
則
還
原
為
﹁
不
見
姮
娥
影
，

清
秋
守
月
輪
﹂。

︽
襪
︾
詩
是
寫
給
一
個
女
道
士
的
，
蘇
雪
林
在
︽
玉
溪
詩
謎
︾

說
：
﹁
義
山
所
愛
之
女
道
士
姓
宋
名
華
陽
﹂，
﹁
因
宋
華
陽
為
觀

中
規
則
所
拘
，
不
敢
於
晚
間
出
門
，
十
二
玉
樓
不
啻
為
水
晶
簾
所

隔
。
義
山
於
極
寂
寞
無
聊
中
，
只
好
想
像
她
們
在
觀
中
賞
月
的
光

景
，
恨
不
借
宓
妃
之
襪
，
使
她
們
可
以
踏
月
而
來⋯

⋯

﹂

某
日
在
波
士
頓
偶
讀
周
夢
蝶
的
︽
重
有
感
︾，
此
詩
副
題
剛
巧

是
﹁
借
李
義
山
詩
題
﹂，
詩
的
第
一
節
是
這
樣
的
：
﹁
久
久
，
或

更
久
久
以
前
／
是
誰
？
偶
爾
拋
下
這
句
稗
子
似
的
誓
言
／
今
夜
，

在
那
人
的
指
尖
上
／
開
花
了
／
花
紅
似
血
。
汨
汨
的
／
夜
以
繼
日

／
不
出
聲
的
流

／
曾
經
射
殺
無
數
天
下
人
的
眸
子
的
／
亦
曾
為

天
下
無
數
人
的
眸
子
所
射
殺
／
生
生
世
世
生
生
／
那
人
的
指
尖
／

歎
！
生
生
世
世
生
生
／
鳳
仙
花
的
幽
怨
﹂
；
這
一
節
無
甚
出
奇
，

只
是
圓
熟
得
透
了
的
周
夢
蝶
而
已
，
對
於
周
氏
的
老
讀
者
而
言
，

基
本
上
無
甚
驚
喜
。

所
謂
契
機
，
在
於
作
者
與
讀
者
之
間
的
悟
性
，
作
者
之
悟
未
必

是
讀
者
之
悟
，
一
如
對
﹁
那
人
的
指
尖
﹂
的
理
解
，
亦
未
必
同
典

同
源
，
只
是
一
片
無
邊
的
感
性
，
漸
次
澄
明—

—

此
所
以
謂
之

﹁
悟
﹂。
早
些
日
子
以
為
﹁
悟
﹂
字
沒
有
多
大
厚
度
，
常
常
說
：
回

頭
覺
悟
。
近
日
才
明
白
，
一
個
﹁
悟
﹂
字
，
看
似
簡
單
，
其
實
有

層
次
，
也
有
﹁
深
﹂
和
﹁
厚
﹂
的
程
度
。

有
時
一
落
言
詮
，
便
了
無
餘
味
，
只
是
一
堆
解
說
文
字
，
未
必

觸
及
原
義
；
︽
重
有
感
︾
原
詩
，
都
說
是
詠
史
之
作
：
﹁
玉
帳
牙

旗
得
上
游
，
安
危
須
共
主
君
憂
。
竇
融
表
已
來
關
右
，
陶
侃
軍
宜

次
石
頭
。
豈
有
蛟
龍
愁
失
水
，
更
無
鷹
隼
與
高
秋
。
晝
號
夜
哭
兼

幽
顯
，
早
晚
星
關
雪
涕
收
。
﹂
與
周
夢
蝶
所
詩
的
﹁
生
生
世
世
生

生
／
鳳
仙
花
的
幽
怨
﹂
有
何
關
係
？

那
只
是
借
李
義
山
之
詩
題
發
揮
，
第
二
節
是
這
樣
的
：
﹁
天
把

樓
梯
高
高
的
舉
起
來
／
樓
梯
把
窗
／
窗
把
枕
頭
／
枕
頭
把
夜
／
夜

把
一
鬈
香
夢
沉
酣
的
黑
髮
／
高
高
的
舉
起
來
／
直
到
高
過
了
屋
頂

／
連
煙
囪
甚
至
連
絕
望
／
都
飛
不
上
去
的
﹂
；
短
短
十
行
，
真
是

險
極
了
！
險
的
是
一
氣
呵
成
的
意
象
，
以
及
層
層
疊
疊
加
上
去
的

節
奏
，
一
個
不
巧
，
便
成
堆
砌
。

好
在
作
者
是
我
們
熟
悉
的
周
夢
蝶
。
知
之
謂
知
之
，
若
然
不
識

夢
蝶
，
多
說
也
是
無
所
謂
。
知
夢
蝶
而
不
知
義
山
，
也
極
可
能
見

其
險
而
不
知
其
所
不
險
。
所
以
說
，
一
個
﹁
悟
﹂
字
，
包
含
許
多

讀
書
人
與
做
人
的
歷
程
，
一
言
不
可
以
說
盡
，
也
是
悟
者
無
法
報

告
清
楚
的
。
十
行
詩
，
只
有
一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字
：
﹁
把
﹂。
天

如
何
﹁
把
﹂
樓
梯
、
樓
梯
如
何
﹁
把
﹂
窗
、
窗
如
何
﹁
把
﹂
枕

頭
、
枕
頭
如
何
﹁
把
﹂
夜
、
夜
如
何
﹁
把
﹂
黑
髮⋯

⋯

層
層
疊

高
，
想
深
一
層
，
倒
覺
得
未
必
如
此
。

之
所
以
險
，
是
由
於
愈
疊
加
上
去
，
愈
覺
內
裡
的
挖
深
。
不
是

上
升
，
而
是
下
沉
，
沉
到
底—

—

故
此
才
有
﹁
都
飛
不
上
去
的
﹂

這
一
句
。
貌
似
﹁
高
舉
﹂，
實
則
﹁
深
挖
﹂，
簡
直
是
一
種
文
字
魔

術
了
。
如
此
說
來
，
會
不
會
像
蘇
雪
林
那
樣
強
作
解
人
，
以
為

﹁
悟
﹂
了
，
其
實
只
是
﹁
不
悟
﹂
？
那
就
算
了
，
反
正
再
沒
有
多

少
人
值
得
書
來
信
往
，
不
知
疲
倦
地
說
詩
了
。

對
於
吃
某
些
禽
畜
之
肉
，
如
某
些
粵

人
吃
貓
狗
，
外
國
人
或
外
省
人
提
起
便

有
鄙
夷
之
狀
大
罵
野
蠻
，
但
對
一
些
禽

畜
吃
或
不
吃
，
非
關
乎
文
明
文
化
，
而

是
該
民
族
傳
統
習
慣
使
然
，
如
美
國
人
不
吃

鴿
子
、
斑
鳩
，
但
他
們
亦
有
人
跟
歐
洲
祖
先

習
慣
，
每
年
有
人
提
獵
槍
打
野
兔
和
狩
獵
雉

雞
、
山
雞
，
列
為
上
品
野
味
，
專
人
專
法
煮

而
食
之
，
還
視
作
是
貴
族
所
為
咧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末
阿
杜
航
海
時
曾
專
走

美
國
俄
勒
岡
州
砵
侖
市
和
日
本
高
松
市
定
期

班
，
每
班
船
為
日
本
餅
乾
廠
去
載
運
小
麥
，

在
美
國
維
多
利
河
之
小
麥
倉
裝
貨
，
每
趟
停

泊
三
至
五
晚
，
晚
上
如
非
到
市
區
看
電
影
購

物
，
便
多
在
碼
頭
區
閒
逛
，
小
麥
碼
頭
多
散

在
地
上
之
麥
粒
，
吸
引
滿
天
野
鴿
飛
來
啄

食
，
夜
深
了
便
聯
群
結
隊
蹲
睡
在
碼
頭
底
之

電
線
和
欄
杆
木
架
上
，
港
籍
船
員
便
用
強
光

電
筒
照

這
些
半
睡
野
鴿
，
牠
們
便
不
會

飛
，
然
後
一
隻
一
隻
用
手
捕
之
塞
入
背
袋
，

每
次
出
動
必
可
捕
得
十
隻
八
隻
返
船
宰
燙
拔

毛
去
內
臟
，
放
大
量
薑
、
蒜
、
紅
棗
熬
其
大

煲
野
鴿
湯
，
喝
湯
吃
肉
美
味
又
補
身
，
曾
有

年
輕
船
員
滋
補
到
流
鼻
血
。

有
一
晚
吾
等
又
如
常
捕
鴿
行
動
，
剛
巧
碰

碼
頭
巡
警
，
全
部
船
員
五
六
人
被
捕
﹁
請
﹂

回
警
站
詢
審
：
﹁
你
們
帶
那
麼
多
大
電
筒
隨

碼
頭
底
鑽
幹
甚
麼
？
﹂
白
種
警
翻
起
我
們
的

背
袋
，
翻
出
一
隻
隻
鴿
屍
為
之
大
驚
：
﹁
你

們
深
夜
捕
殺
這
些
野
鴿
幹
甚
麼
？
知
不
知
可

以
判
你
們
有
罪
的
？
﹂
幸
得
我
們
有
人
英
語

流
利
，
表
示
我
們
是
捕
來
吃
的
，
全
部
美
國

警
員
面
孔
變
色
作
異
狀
說
：
﹁
你
們
中
國
人

真
野
蠻
，
鴿
子
也
捕
來
吃
！
﹂
吾
等
回
答

說
：
﹁
只
因
民
族
習
慣
不
同
而
已
，
如
你
們

也
吃
雞
鴨
，
每
年
也
有
狩
獵
雉
雞
野
味
，
我

們
吃
野
鴿
有
何
不
可
？
我
們
也
沒
有
說
你
們

野
蠻
呢
？
﹂
美
警
無
言
以
駁
，
只
得
把
我
們

放
了
，
而
此
晚
這
一
鍋
熬
鴿
湯
特
別
美
味

哉
。

﹁
十
二
五
﹂
規
劃
為
未
來
作

了
一
個
大
概
的
勾
畫
，
金
融
與

服
務
業
無
疑
是
未
來
香
港
發
展

的
重
點
，
但
作
為
一
個
國
際
都

會
，
總
不
成
只
有
這
兩
大
重
點
及
其
配

套
的
行
業
的
人
才
方
可
以
在
這
裡
大
展

所
長
，
攻
讀
其
他
學
科
的
學
生
該
總
也

有
他
們
的
一
顯
身
手
的
位
置
。

知
道
近
年
對
讀
歷
史
或
純
理
科
的
學

生
人
數
有
所
下
降
，
自
然
不
無
感
嘆
，

但
了
解
到
總
有
人
會
把
學
習
甚
至
追
求

學
問
與
將
來
的
工
作
機
會
掛

。
這
想

法
也
許
現
實
，
亦
無
可
厚
非
。
如
果
純

為
個
人
興
趣
花
幾
年
時
間
去
修
讀
的
選

擇
值
得
尊
重
，
那
麼
亦
不
該
批
評
比
較

功
利
的
想
法
。

本
地
亦
有
不
同
的
大
學
，
不
也
因

近
日
英
國
︽
泰
晤
士
報
︾
評
選
的
大
學

排
行
榜
其
所
佔
位
置
，
先
後
作
出
回

應
？
連
學
府
最
高
負
責
人
，
因

要
爭

取
研
究
經
費
與
資
源
，
不
能
擺
脫
名
利

的
疆
鎖
；
要
求
學
子
們
不
計
較
求
學
多

年
以
後
的
出
路
無
疑
不
切
實
際
。

不
過
大
眾
一
窩
蜂
往
最
熱
門
的
科
系

鑽
亦
不
值
得
鼓
勵
，
身
邊
但
見
不
少
修

畢
法
律
或
會
計
的
不
願
投
身
行
業
之

內
，
原
來
花
幾
年
時
間
只
是
為
滿
足
家

人
願
望
的
需
要
。
相
反
的
對
某
些
科
系

因
為
本
地
不
提
供
，
結
果
學
子
要
遠
涉

重
洋
求
學
，
本
地
大
學
也
能
提
供
學
額

培
養
人
才
，
當
然
是
值
得
高
興
與
支

持
。以

城
大
將
與
美
國
康
奈
爾
大
學
合

作
，
自
資
成
立
動
物
醫
學
院
為
例
，
就

是
宗
好
消
息
。

過
去
修
讀
相
關
學
科
多
到
澳
洲
及
英

國
，
亦
因
如
此
往
往
令
人
以
為
是
讀
不

成
醫
科
的
，
或
是
有
錢
人
的
子
弟
的
玩

意
，
不
知
學
科
除
了
培
訓
一
般
人
所
認

識
的
獸
醫
，
還
研
究
動
物
疾
病
防
疫

與
疫
苗
研
發
、
對
諸
如
人
、
畜
及
禽

間
的
疾
病
互
相
傳
播
、
公
共
衛
生
、

及
供
食
用
的
禽
、
畜
及
海
產
食
品
安
全

領
域
都
涉
及
。
這
又
豈
止
醫
貓
救
狗
般

簡
單
？

今
年
是
印
度
文
豪
泰
戈
爾
的
一

百
五
十
周
年
誕
辰
，
也
是
他
逝
世

七
十
周
年
，
可
是
在
華
語
地
區
並

未
見
甚
麼
比
較
大
型
的
紀
念
活

動
，
難
道
我
們
已
將
泰
戈
爾
遺
忘
？

今
年
的
﹁
說
影
生
花
：
影
評
人
之

選
﹂
，
以
登
徒
之
選
︽
寂
寞
的
妻
子
︾

︵
一
九
六
四
︶
壓
陣
，
電
影
由
電
影
大
師

薩
耶
哲
雷
執
導
，
電
影
改
編
自
泰
戈
爾

的
中
篇
小
說
︽
被
毀
之
巢
︾︵
一
九
○

一
︶，
不
難
想
像
，
泰
戈
爾
所
指
的
被
毀

之
巢
，
當
然
就
是
象
徵
因
為
小
叔
與
嫂

嫂
的
感
情
，
而
陷
於
破
碎
的
家
。
當
中

外
在
禮
義
與
內
在
情
感
的
衝
突
，
確
是

東
方
文
學
的
常
見
主
題
，
即
使
小
說
道

明
堂
兄
弟
都
是
現
代
男
子
，
無
所
不
可

自
由
地
談
，
但
一
觸
及
家
庭
關
係
與
感

情
生
活
，
豈
會
沒
有
傷
害
。
終
於
丈
夫

離
家
而
去
，
妻
子
懇
求
帶
她
一
起
走
，

不
要
撇
下
她
，
丈
夫
先
是
拒
絕
，
一
想

再
說
﹁
來
吧
，
跟
我
走
﹂，
妻
子
卻
道

﹁
不
，
算
了
吧
﹂。
一
個
家
被
毀
，
陷
於

破
碎
，
幾
成
定
局
。
薩
耶
哲
雷
卻
用
了

凝
鏡
，
拍
攝
妻
子
向
丈
夫
伸
出
手
，
凝

在
半
空
，
丈
夫
尚
未
回
應
，
僕
人
站
在

遠
處
，
面
對
靜
止
的
時
間
與
空
間
，
我

們
陷
入
深
深
的
反
思
裡
，
想
到
家
的
意

義
、
倫
理
的
抉
擇
、
情
與
義
的
輕
重
。

︽
寂
寞
的
妻
子
︾
是
一
部
關
於
情
感

與
距
離
的
電
影
，
我
很
欣
賞
電
影
一
開

首
，
不
發
一
言
，
純
粹
用
視
覺
交
代
妻

子
半
天
的
優
渥
生
活
，
在
西
式
的
房
子

裡
遊
走
，
而
那
半
天
在
她
的
婚
姻
生
活

中
想
必
是
不
斷
重
複
的
。
妻
子
雅
好
文

藝
，
無
所
事
事
，
與
事
業
型
的
丈
夫
比

較
疏
隔
，
她
用
望
遠
鏡
看
她
的
丈
夫
歸

來
，
但
即
使
一
對
夫
妻
在
家
，
二
人
也

沒
有
共
同
的
話
題
。
反
之
，
小
叔
是
一

個
年
輕
的
作
家
，
他
是
活
潑
的
、
浪
漫

的
。
電
影
中
，
妻
子
在
盪
鞦
韆
，
對
照

她
的
感
情
蕩
漾
，
在
丈
夫
與
小
叔
之
間

徘
徊
，
可
是
她
想
不
到
自
己
的
感
情
，

為
自
己
帶
來
歡
樂
之
時
，
也
帶
來
痛

苦
，
也
因
為
逾
越
了
定
下
的
界
限
，
扭

曲
了
她
自
己
的
家
。

經
過
勘
探
專
家
一
年
多
努
力
，
新
疆
準
葛
爾
盆
地
西
北
的
和
布
克

賽
爾
蒙
古
自
治
縣
最
近
發
現
亞
洲
最
大
的
氧
化
鈹
礦
藏
帶
，
儲
量
約

四
萬
噸
。
據
悉
，
該
礦
床
的
開
發
將
有
效
地
緩
解
中
國
鈹
資
源
不
足

的
現
狀
。
根
據
目
前
的
勘
查
成
果
和
進
度
，
預
計
在
今
後
三
至
五
年

內
可
新
增
氧
化
鈹
遠
景
資
源
量
十
萬
噸
以
上
。
專
家
分
析
認
為
，
這
一
鈹

礦
體
產
於
次
火
山
岩
體
與
二
疊
系
陸
相
火
山
岩
接
觸
帶
附
近
，
礦
體
延
伸

規
模
較
大
，
同
時
伴
生
有
鈾
等
工
業
礦
產
。

鈹
是
最
輕
的
鹼
土
金
屬
元
素
，
可
以
形
成
聚
合
物
以
及
具
有
顯
著
熱
穩

定
性
的
一
類
共
價
化
合
物
，
可
以
用
來
製
造
飛
機
上
用
的
合
金
、
核
電
站

的
核
燃
料
防
護
管
、
倫
琴
射
線
管
、
鈹
鋁
合
金
、
青
銅
、
航
空
發
動
機
原

料
、
中
子
彈
、
小
型
原
子
彈
、
導
彈
、
反
輻
射
坦
克
等
。
它
的
最
大
性

質
，
就
是
可
以
造
成
一
面
鏡
，
反
射
中
子
，
所
以
，
要
製
造
中
子
彈
，
必

須
要
掌
握
鈹
的
使
用
工
藝
技
巧
。

現
在
全
世
界
的
方
向
就
是
將
原
子
彈
小
型
化
，
用
於
戰
術
用
途
。
鈹
可

以
作
為
核
子
反
應
的
減
速
劑
，
使
原
子
彈
的
威
力
受
到
控
制
。
由
於
中
子

武
器
已
經
為
超
級
大
國
所
掌
握
，
能
夠
殺
人
於
無
形
，
所
以
，
抵
擋
中
子

的
坦
克
車
也
已
經
在
研
究
之
中
，
也
需
要
鈹
。
鈹
還
有
一
個
特
點
，
和
其

他
高
強
度
金
屬
造
成
的
合
金
，
即
使
在
高
溫
之
下
，
受
到
撞
擊
或
者
進
行

高
摩
擦
運
動
，
都
不
會
產
生
火
花
，
避
免
汽
油
的
爆
炸
，
所
以
，
強
大
推

力
的
飛
機
引
擎
也
必
須
以
鈹
合
金
作
為
原
料
。
中
國
空
軍
的
引
擎
近
年
出

現
飛
躍
式
的
發
展
，
和
鈹
合
金
的
工
藝
技
術
取
得
突
破
很
有
關
係
。

在
世
界
各
種
金
屬
元
素
之
中
，
鈹
的
儲
存
量
最
為
稀
少
，
所
以
價
格
極

為
高
昂
。
說
來
也
奇
怪
，
凡
是
世
界
上
最
值
錢
的
礦
物
質
，
總
是
物
以
類

聚
，
以
共
生
的
形
式
存
在
，
鑽
石
、
黃
金
、
鈹
、
鈾
、
翡
翠
、
貓
眼
石
、

綠
玉
石
、
硫
化
物
總
是
走
在
一
起
，
找
到
了
其
中
一
種
礦
藏
，
好
像
找
到

了
一
個
路
標
，
附
近
一
定
有
其
他
的
稀
有
的
礦
藏
。

原
來
，
上
述
的
稀
有
礦
物
和
地
球
上
最
早
期
的
火
山
爆
發
所
形
成
的
岩

層
很
有
關
係
，
並
不
是
有
火
山
岩
的
地
方
都
會
有
上
述
的
珍
貴
礦
物
，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要
找
到
古
老
大
陸
的
地
層
，
由
於
滄
海
桑
田
，
最
原
始
的
地

層
，
往
往
埋
藏
在
很
深
的
地
底
。
除
非
，
造
山
運
動
的
時
候
，
有
一
個
地

質
板
塊
自
上
而
下
插
入
了
另
外
一
古
老
的
岩
板
塊
，
把
古
生
代
的
地
質
板

塊
撬
起
，
讓
他
走
上
了
地
表
。
中
國
在
地
質
研
究
方
面
，
走
在
前
面
，
過

去
，
一
直
認
為
新
疆
的
準
葛
爾
盆
地
含
有
大
量
石
油
氣
、
石
油
、
煤
。
今

天
，
已
經
掌
握
了
這
個
地
區
的
找
尋
礦
產
地
質
規
律
，
今
後
將
會
有
更
多

的
黃
金
、
鈹
、
鈾
在
這
個
地
區
找
到
。
所
以
，
中
國
第
十
二
個
五
年
規
劃

全
力
開
發
新
疆
，
就
是
看
準
了
這
個
地
區
的
豐
富
地
下
資
源
，
可
以
為
中

國
的
四
個
現
代
化
提
供
有
力
的
支
援
。

鈹—核能發電、中子彈不可或缺

日前出席一個徵文頒獎宴會，剛開始，大家舉杯
相賀，喝酒吃菜，討論文章，神侃天下，倒也自
在。誰料酒才過一巡，敬酒便開始。由於我們是獲
獎嘉賓，因而不少領導輪番來敬我們。為了表示對
領導的敬意，故每有領導來敬酒，我們都不約而同
地起立，上身前傾，臉露微笑，目視對方，酒杯舉
到眼睛高度，聆聽領導發表敬酒辭。有的領導敬酒
辭簡短，對我們喝多少酒也沒硬性要求，這讓我們
感到欣慰。可有些領導敬酒辭冗長，話中又有不乾
杯就不敬之意，這讓我們誠惶誠恐，彎腰撐腿不得
不捨命陪君子。如此這般動作重複了多回，腿也有
些僵硬了，想就此坐下好好吃幾口菜。可這時又有
資深文友提議要去回敬領導。
中國自古就有「禮尚往來」的優良傳統，身為文

人更應發揚光大。於是只好附和，輪番去敬領導
酒。由於我年長，在這次獲獎級別中也最高，於是

便推選為頭人先敬領導。可領導酒不是隨便敬的，
除了雙手恭敬地端 酒杯，哈腰躬身，盡情表達一
番人家對自己提攜、關照、厚愛的感激之詞外，還
得按官職大小依次敬酒。我雖久經「文壇」，但對
「官壇」涉之不深，知之甚少，加之對來敬酒的領
導印象不深，特別對有張桌子幾位皆尊稱為「書記」
的，更不知道怎樣橫向辨別他們之間的大小。只能
憑眼力了。當我很自信地把一位方臉大耳、頭頂發
亮的「書記」捧為「頭牌」，十分謙恭地先敬他酒
時，不料卻遭到其他領導的白眼和嘻笑，我亦尷
尬。悄悄問內情人才得知這位很有「福相」的書記
原來是一領導小車的司機，在內地，一般駕駛員都
通常尊稱為「書記」，因為他們手握方向盤，起
「保駕護航」作用。酒桌上也往往與領導同席。為
了不至於再鬧出笑話，我只得厚 臉皮請主辦方的
一位秘書出面按官職大小依次介紹領導，介紹一
個，我就走到這位領導身旁喝一口酒，領導隨意。
如此，總算鬆了一口氣。
可接下來還沒完，回敬領導結束，文友互敬又開

始了。雖然喝酒隨便了些，但形式卻省不了，又是
自我介紹，又是互相捧場，不亦樂乎。等敬酒儀式
差不多了，宴會也就宣告結束了。菜也沒品全，飯
也沒來得及吃，就踉踉蹌蹌地起身回府。這哪裡是
赴宴，分明是折騰。
似這種敬酒還是文雅的，我出席過多次宴會，有

些敬酒更讓你受不了。曾經領受過一位鄉鎮領導的
敬酒，當然他是一把手，在所轄區內有 很高的威
望。給我們來採訪的小記者敬酒，要求我們先喝乾
了自己這杯酒，然後再滿上喝他的敬酒，禮節上雖
然行得通，但是座中有不少人不勝酒力，特別有個
女記者不會喝白酒，他也要求人家喝乾了杯中飲

料，再倒滿白酒，出於領導面
子，這位女記者只好從命。當他
端 酒杯一揮手，說：「乾了⋯
⋯乾！」女記者只是輕呷了一小
口白酒，他就霸氣地說：「乾
了！這不是毒藥！小年輕，學會
喝點白酒不是壞事。你看我這麼
大年紀都乾掉了，乾！」結果這
位女記者剛乾了就直奔衛生間去
嘔吐。而我們去回敬領導時，卻
又受到了不平等待遇。要求我們
輪流與大小領導乾杯，否則就是不敬。你想想，一
個桌上少說也有五六個領導，他們喝一杯，我們卻
要喝五六杯（其餘不是領導的可一起喝）。這種
「地方禮節」讓我們這些酒量有限的小記者很難適
應，想退卻卻被纏 脫不了身，只好勉為其難。其
結果可想而知。
中國的酒文化可謂源遠流長，不少文人志士寫下

了品嚐美酒的詩文。如曹操的《短歌行》、李白的
《月下獨酌》、杜甫的《飲中八仙歌》、蘇軾的《水
調歌頭》、李清照的《醉花陰》等，同時還留下了
不少關於酒的著作。酒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載體，
在人類交往中佔有獨特的地位。酒文化可以說已經
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各個領域。無酒不成飯局
幾乎成了一種慣例。敬酒也成為飯局中一道不可或
缺的程序，一種酒桌上的禮儀。但現在的一些敬酒
真不敢恭維，有的敬酒成了勸酒甚至灌酒，為此還
演繹出現代版的勸酒辭：甚麼「感情深，一口悶；
感情淺，舔一舔」、「萬水千山總是情，給點面子
行不行」、「能喝二兩喝半斤，這樣的幹部我放
心」、「能喝半斤喝八 ，這樣的幹部要培養」、

「男人不喝酒，枉在世上走」、「喝酒就得醉，要不
多慚愧」⋯⋯
敬酒本來是在酒桌上對自己或敬仰或欣賞或喜歡

的人表達敬意的一種禮節，是出自內心的一種情感
流露。但在時下，敬酒成為了人們尤其是男人們社
交的一種普遍習俗，不僅是有工作需要的時候會吃
飯敬酒，就是在平時大家聚會的時候也會敬酒，而
且大多時候敬酒已經被勸酒、灌酒所代替。似乎想
方設法讓對方多喝點酒，才能表示自己盡到了主人
之誼，才能增進感情。殊不知這樣做雖然有其淳樸
民風遺存的一面，卻也有一定的負作用。若多年未
見好友在家暢飲，互相敬酒，一醉方休倒也情有可
原。然親友聚會、商務宴請的地方是公共場所，敬
酒就應有所節制，把握分寸，注意禮貌。若是一味
勸酒，造成醉酒，則容易失禮、失態、失控，讓賓
客雙方都感到尷尬，嚴重時會破壞整個宴會的氣
氛。
由此而言，自古傳承下來的敬酒最好還是與現代

社交文明相結合，達到敬酒不勸酒大家隨意的禮儀
新境界。

女道士的襪：渡水不生塵

薑棗燉老鴿

葉　輝

客聚

已
經
有
人
責
怪
：
﹁
為
甚
麼
您
總

不
看Facebook

？
我
們
把
你
加
進
去
許

久
了
，
不
看
就
不
要
問
人
家
近
況
怎

樣⋯
⋯

﹂
社
交
網
絡
造
就
了
不
民
主

的
社
會
。

不
看
的
答
案
很
簡
單
：
沒
有
時
間
，
要
做

的
事
情
多
，
不
想
每
天
花
上
兩
個
小
時
查
看

別
人
的
生
活
。
但
真
正
的
理
由
當
然
是
因
為

害
怕
情
感
；
怕
縈
繞
心
間
的
人
事
，
特
別
是

那
些
來
去
無
蹤
，
或
沒
完
沒
了
的
關
係
。

不
敢
養
寵
物
的
原
因
也
一
樣
，
連
植
物
都

不
想
有
一
棵
放
在
家
裡
。
要
安
置
一
個
生
命

的
責
任
可
以
很
沉
重
，
怕
它
凋
零
，
怕
牠
寂

寞
，
怕
她
不
快
樂
、
怕
他
不
滿
足⋯

⋯

在
自

己
生
命
的
早
期
便
知
道
生
離
死
別
會
令
人
很

痛
；
一
個
冷
漠
的
眼
神
，
一
副
不
尊
重
愛
惜

的
神
態
，
一
段
背
叛
的
愛
情
，
一
份
被
出
賣

的
友
誼
，
還
有
一
些
因
為
經
營
不
善
而
變
質

了
的
關
係
，
都
曾
叫
自
己
心
碎
，
而
且
它
們

都
不
由
自
主
，
最
後
決
定
還
是
輕
省
些
好
。

感
情
需
要
的
時
間
不
可
定
量
，
如
今
擁
有

的
深
厚
的
情
感
，
都
是
在
責
任
較
輕
的
歲
月

時
付
出
和
培
養
的
；
不
是
天
生
的
可
人
兒
，

便
別
妄
想
感
情
可
以
不
勞
而
獲
。
可
憐
的
境

況
是
：
每
到
一
個
地
方
，
心
裡
便
會
盤
算
要

認
識
多
少
個
朋
友
，
可
以
容
納
多
少
段
關

係
；
逗
留
一
個
月
一
年
或
一
輩
子
，
情
況
都

不
會
一
樣
。

兩
年
前
到
美
國M

ilw
aukee

市
工
作
半
年
，

便
不
敢
投
入
會
導
致
難
離
難
捨
的
關
係
，
因

為
可
能
以
後
也
不
會
再
見
，
怕
沒
有
條
件
培

育
而
凋
萎
，
但
是
別
人
卻
不
是
這
樣
想
。
上

星
期
回
訪
，
曾
經
來
往
的
人
幾
乎
都
出
現

了
，
盛
情
款
待
，
遠
道
而
來
。
人
家
的
熱
情

照
映
了
自
己
的
悖
懦
，
跟
他
們
擁
抱
的
時
候

知
道
，
自
己
真
是
想
得
和
怕
得
太
多
了
。

害怕情感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動物國手

敬酒詠嘆調

范　舉

談

楊振耀

打盡
阿　杜

有道

鄭政恆

後書

文潔華

乾坤

寂寞的妻子

■ 敬 酒 要 把 握 尺

度。 網上圖片

■「勸酒」讓你傷不起。 網上圖片


